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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处留痕

南京博物院有个很重要的玉器展，我本
来立志要去，甚至扬言爬也要爬过去，以彰
显自己有多么爱玉。我的朋友员外听说了
一阵心疼，跟我说亲自开车送你去，路上打
尖住店，都由他来安排。员外姓孙，海门士
绅，别号流水稻人。我听后老泪纵横，虽说
我住灵江边，他住椒江尾，寻常也就是手机
里发射几条信息，问候喝了多少、尚能饭否
之 类 ，但 基 友 情 ，深 似 海 ，又 岂 在 朝 朝 暮
暮呢。

但磨蹭不但是古代工匠治玉的重要手
法，也是我挥不去的优良作风，去年十一月份
开始的展览，我一直磨到快要结束这几天下
定 决 心 出 发 。 问 题 是 ，这 几 天 是 春 节 假
期 ⋯⋯博物院预约半天都没票，问员外咋
整，员外慢悠悠讲，去了再说嘛，实在不行，咱
就门口蹭蹭，不进去。我大笑拱手。

城西上高速，倒也不堵，员外开得顺畅，须
臾过天台，我说照这样，咱还能赶得上去南京
城里吃晚饭咧。话音未落，望见前头一条尾灯
长龙⋯⋯接下去的几个钟头，平均时速四十五，
接近于俺的电毛驴。刹车点得小腿肚儿打颤，
拐进柯岩服务区，一看钟表，接近四个小时。
员外打了个哈欠，泪眼婆娑地问，这是哪儿啊？

“才到绍兴。”
员外扫了一眼乌泱泱的车和人群，说洒

家先去更衣。
我边等边吸烟刷手机，博物院照样没

票。现在但凡能被称作景区的全国各地，人
潮汹涌，视频里人们的眼神都饱含来都来了
的宽容，最后双脚离地被推送到别处。看后
颇为惶恐，见员外回来，上前禀告说您请看此
状，我已经心生退意，不想继续往前了，咱回
去吧。《三大队》电影里张译听到队友们说这
句话的时候眼神悲苦苍凉，但员外只是斜了
一眼，淡淡说了句：虽然我大床房都订好了，
不过回去也可以嘛。

哈哈哈，那就回去，于是下高速掉头。我
跟员外性子相近，说随波逐流也好，随遇而安
也罢，至少得了一个好相处、不强求。所以多
年努力下来，终是碌碌无为。

“出来走走就蛮好了，去哪里到哪儿不重
要。”员外又说，我点头称善。旅行有时候会
把性格里的真实放大，同伴中若有未达目的
或者不顺利而抱怨连声的，过程就不舒服，就
算抵达也不算成功。

回程倒是顺畅，下高速夜里十一点没到，
约了同去人民路一家豆面碎馆子，进门即人
间烟火，一桌中年男子围坐，面前酒杯皆空，
个个满脸溅朱，胸腔鼓荡说春秋，讲大书，仿
佛一群激昂的老牛。

吩咐了豆腐油泡，炊扁食一盘，豆面碎加
小肉丸子，切小肠卷炒川豆瓣过酒。此时新
月在天，穹庐湛蓝，碰杯的时候心里忽而想起
南京博物院那些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宵夜
吃，站一天累了不。

店主一家四口，儿女双全。爸妈当灶忙，
姐姐收银，弟弟跑堂，清清爽爽两个少年，想
是念书放假回来店里帮忙。妈妈唤了一声去
把外面桌子收拾，少年应答了一声跑出去，妈
妈看着，眼角满是疼爱。

一日游
王 炜

白云初晴，日光抱暖，玉壶买春，脱帽看
诗。我在京城的君宝阁金石艺术馆品茗谈
艺，又静静观赏一方清中期篆刻大家丁敬的
绿田黄印章，印钮是三螭献瑞的立雕，印文
是：“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

杨柳风微，我仿佛看到丁敬正倚在杭州
西泠桥上的白玉阑干，春水渌波，疾风振林，
几声清唳，载歌幽人。

这两句五言诗，取自唐代诗人韦应物的
《东郊》。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别名“韦苏
州”，写诗被誉为“五言长城”，与刘禹锡和杭
州刺史白居易合称“三杰”。

丁敬素来喜欢从唐宋诗中摘句入印，例
如唐代张氲的“下调无人睬，高心又被瞋。不
知时俗意，教我若为人”；唐代刘长卿的“一生
自疏旷”；南宋胡仔的“一钩凉月挂西楼”；南
宋汪元量的“一灯夜雨故乡心”。

不过，丁敬似乎更加偏好白居易。翻阅
汪启淑编纂的《飞鸿堂印谱》，不经意间便邂
逅到他的印文：“花樽飘落酒，风案展开书”，
出处是白居易的《寄皇甫七》。

白居易为官杭州期间，共写下了二百多
首诗文，如《钱塘湖春行》《忆江南》《春题湖
上》《杭州刺史厅壁记》，又有名句“风吹古木
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而且，恰是自《钱塘湖春
行》始，西湖才形成了历代文人的醉吟风景，
又幻化为古典中华的大美物象。

只是，我暗忖，既然韦应物世称“韦苏
州”，白居易或也该有“白杭州”的美名？偶读
唐人张籍的《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
终于印证了我的揣测。

丁敬喜欢白居易的杭州诗文，有一个特
别的原因：丁敬是杭州文人，住西湖边，喝西
子酒，过西泠桥。

白居易情系西湖，不舍杭州：“未能抛得
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丁敬却可谓一生
勾留是此湖了，他在诗里写道：“吾乡山水吾
真爱。”他曾刻有一方好印：“两湖三竺万壑千

岩”，印中的“三竺”是西湖之西的天竺山的上
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座寺院，而“两湖”则
是历史上对外西湖和内西湖的称谓。

丁敬共存诗474首，或许他诗不如印，但
是，他的两湖心印却是诗情旖旎：“落月停云
思最苦，何时归话两湖边。小李将军著山色，
斜阳衬出两湖间。”

从康熙到咸丰的将近二百年间，有八个
知名的钱塘印人四处访古，探寻西湖的寺庙、
塔幢、墓碣、摩崖、嵌壁文字，又先后在西泠桥
上流连。这八个西湖漫士史称“西泠八家”，
对清代中晚期的印坛影响巨大，八家之首便
是丁敬，其后是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
鸿寿、赵之琛、钱松。故此，西泠也渐成印学
的享用词。

西泠桥畔，陈鸿寿刻过“西泠钓徒”，钱松
刻 过“ 小 住 西 湖 ”，丁 敬 则 刻 过“ 西 湖 禅
和”——却是为大恒和尚所作。

大恒和尚即书画僧释明中，字烎虚，曾作
《龙泓小集图》赠丁敬。丁敬说大恒和尚是他
的“方外契心之友”，为他还刻过“烎虚中图
书”“大恒”“明中大恒”“明中之印”，就连那方
最有名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也是丁敬刻
赠予大恒和尚。

丁敬曾刻过一方诗印“交游一半在僧
中”，原来此诗也是取自白居易的佳句。若说
丁敬的交游圈半是三竺的高僧禅师，那么，另
一半则是西湖的书画家和篆刻家，丁敬时与
那些文人雅士在西泠桥吟风弄月、赋诗会文，
往年同在鸾桥上，见倚朱阑咏柳绵。

桥中之士，便有金农。
金农是扬州八怪之首，可他却是杭州人，

而且是丁敬的近邻，只是经常往去扬州。清
代杭州学者杭世骏说金家距丁家仅“一鸡飞
之舍”，金、丁两人算是发小，始交往时丁敬才
十二岁，还是追风少年。金农嗜奇好古，收金
石文字千卷，丁敬仰慕金农，说他“吟诗鉴古，
卓然古人”。

丁敬和金农常常同过西泠桥，又曾相伴

游走南屏山观米芾琴台石刻。金农边走边
唱：“君袖石，我抱琴，癖各具癖心同心”；丁敬
也是边赏心边行吟：“款漫风前杖，谁知客意
闲。蝉声疏树径，湖影夕阳山。”

丁敬和金农都酷爱梅花，也都擅画梅
树。丁敬还为自己刻过“梅垞”印，又隐在西
泠桥畔的梅苑里吟梅：“似雪寒梅遍涧阿，临
流憩石偶婆娑”；“梅花了解相思苦，抱著寒梢
不肯开”。

而金农的西泠梅林，繁枝密萼，花光迷
离，恍如晓雪之方开。是谁说，梅花开时不开
门⋯⋯金农却偏偏月下开门，还写了两首梅
花诗：

砚水生冰墨半干，画梅须画晚来寒。
树无丑态香沾袖，不爱花人莫与看。
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楼若有人。
清到十分寒满地，始知明月是前身。
金农写《画梅题记》，艳羡丁敬家藏王冕

的红梅小立幅乃“元时高流妙笔”。王冕是元
代画梅大家，别号梅花屋主，画梅学扬无咎，
喜作胭脂梅花，有《梅谱》传世。王冕还始用
花乳石治印，锋神浑朴，别饶古韵，又自号煮
石山农。

四百年后，丁敬在西泠桥下煮石刻字，其
印艺以秦汉为宗，他赞道：“秦印奇古，汉印尔
雅，后人不能作，由其神流韵闲，不可捉摸
也”；“古印留遗，莫精于汉”；“秦印之结构端
严，汉印之朴实浑厚，后人不能拓摹也”。

但是，前人虽崇尚秦汉，却多贬抑六朝唐
宋，如明人沈野《印谈》曰：“六朝而降，乃始屈
曲盘回如缪篆之状，至宋则古法荡然矣。”惟
丁敬不拘前法，又能妙悟六朝唐宋的谛道，他
站在西泠桥上，远望离群而去的岭上白云，空
碧悠悠，阴阳律动，痕迹俱化，浑穆天成。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丁敬写下了一首
著名的论印绝句：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这首诗，是丁敬《论印绝句十二首》之十

一。此诗缘起清代篆刻家沈心首唱《论印绝
句十二首》，之后又历时数十载，由丁敬、厉鹗
等十二家西湖文人陆续同题唱和，共隔空吟
诵 156 首论印绝句，终成一场堪比兰亭雅集
的西泠印学诗会。乾隆五十七年（1792），吴
骞将十三家论印组诗结集《论印绝句》。

岂止是唱诗论印，丁敬早年便开始搜讨
钱塘的摩崖石刻、碑额题记等金石文字，集
录，诠订，编辑，“亲率徒役，伸纸渍墨，轻摹响
搨，更欲作考，以征放轶”，十年一觉西泠梦，
终于刊印出《武林金石志》。

晚年，丁敬又和金农一同为汪启淑校订
《飞鸿堂印谱》。在皎洁的连史纸印谱上，落
满了西泠的旧时月色。

三百年了，丁敬的绿田黄印章还在默默地
散溢着西湖的幽光，那才真正是古雅富丽⋯⋯
明月来时，如瞻岁新。

在丁敬七十年的生命里，一柄刻刀，就是他
的时间；一方石印，就是他的记忆；一树梅花，就
是他的故情；一泓碧波，就是他的相思水⋯⋯

而一座湖桥，那座明月白露的西泠桥，对
于丁敬来说，就是他的一生。

有谁知，丁敬来来去去走过多少回西泠
桥？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蓬蓬远春，归
雁平沙，风篁成韵，丽宇芳林，碧水丹山映杖
藜，夕阳犹在小桥西。

然而，乾隆三十年（1765）的一个日夕时
分，当丁敬最后一次踯躅着走过桥去，竟再没
有回转。桥连虹断，鸿雁不来，暮云合璧，露
气沉寒，满堤芳草不成归，斜日画桥烟水冷。

之子远行，暂游万里，山走云奔，少别千
年，旧景只余吟袖色，轻香已散环佩空。门外
垂杨岸侧，画桥谁系兰舟？

惟其清冽的西泠风，纷披草树，散乱烟
霞，木叶黄落，戚戚多悲，倏忽间，却又把丁敬
诗囊里的一纸诗叶吹落天外，最无端处。

据说，那是丁敬的西泠绝笔：
垂杨倾倒草萋萋，遮断蒙苔印屐泥。
野鸟不知人怨听，飞来犹是尽情啼。

丁敬走过西泠桥
方 鸣

艺境艺境

岁月悠然岁月悠然

印文
两湖三竺

万壑千岩

刻印 丁敬

印文
杨柳散和风

青山澹吾虑

刻印 丁敬

学姐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室友。高高的
身材，大大的眼睛，黑黑的浓发。

这位蒙古族美女，脸上总是充满笑容，
张嘴说话暖如春风，读书同喝书一样，仿佛
生来就是个学问人。

走进自己生命中的人，有的距离很近，
天天擦肩而过，却终究是路人，相见不相
识；有的距离很远，几十年未曾谋面，却一
直住在心里。

我非常庆幸，在青涩年代遇见学姐。
那些年我们在北京读研，形影不离，仿佛连
体婴儿般流动在校园内外⋯⋯

那时，我们主攻的政治学专业，要达到
教授的专业视野要求，必须海量去阅读。
一月下来十几本书，需要读完，再写读书笔
记，的确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讲，可谓“压力
山大”。除去上课、去食堂用餐外，学姐几
乎将所有的时间，或泡在图书馆，或静坐宿
舍一角，或点灯夜战到双眼皮直打架。就
是在这样的学习节奏和学习压力下，有调
皮的“男童鞋”发声了：“唉，早知读研如此
辛苦，我真不该考政治学的研究生！实在
是太累了，要知须读完那么多书，打死都不
敢妄想是个读书人！现在真想是白丁，不
识字该多惬意自在！”

学姐听罢，一脸不屑地对他吼道：“就
你这熊样，还男子汉啊？该苦读的人生时
段不去读，基本的人生制式都不打磨好，将
来有啥基础立足社会？”

闻听学姐的声音，我抬头望去，她桌上
堆满了书籍，书角放肆地张扬着，早没了新
书时的规整，书主人暗黄暗黄的脸色，瘦瘦
削削的脸上大大的黑眼圈，完全淹没了小
小的白眼珠，后脑勺上凌乱的头发，被一根
皮筋狠狠地束成一把。移步书架前的学姐
肩背都无法挺直了，望着学姐的背影仿佛
就是一个老妇。

我低头看见，学姐的笔记本上，条理清
晰地记着满页的笔记，笔记旁做了很多多
彩的眉注，有红色的，有绿色的，有黄色的，

有蓝色的，有紫色的⋯⋯整个笔记本的页
面，仿佛绘制成了一幅精美的油画。油画
所表现的是：黄昏时分，有一艘小船，在五
彩斑斓的光影中，行驶在静谧的湖上，奋力
向前人生行走，风景在前。

读研那些岁月，学校经常会举办学生
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给满脑书山文海的
我们以转移学业压力、释放个人文艺才学
火焰。多才多艺的学姐，血液中、骨子里，
到处是能歌善舞的细胞，屡屡被师生们推
荐参加会演。落落大方的学姐，从不推脱，
倾心参与。

记得有一次母校举办“喜迎国庆”会
演，学姐身穿红色的民族服装，长长的头发
被梳理成无数根小辫子，上半身是红色的
束腰绣花上衣，下半身是红色的过膝飘逸
长裙且配着半高跟的黑色羊皮长靴，风姿
绰约，窈窕秀美。音乐响起，幕布拉开，学
姐的身影如清风般在舞台上摇曳，优美的
上肢朝着日出的方向随风舒展，或上，或
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灵动的演绎，无
声的倾诉，一会儿柔定，一会儿扬升，舞姿
轻盈，旋律优美。

语言无法表达的，文字无法到达的，学
姐都已通过舞蹈，带着观众在梦境与现实
中往返⋯⋯我在台下静静地凝视，此时此
刻的学姐，如同我故乡杭州西湖盛夏绽放
的红莲，清新、脱俗、高洁⋯⋯

学姐是蒙古族人，我是西子湖畔汉族
人。我们姐妹俩在饮食文化诸方面，确实
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在学姐那都化
作了无限的情感风景，让彼此在祖国锦绣
河山登高望远。

学姐每每遇到特别高兴或特别郁闷的
事，总会悄悄地邀我，去饭店点菜共餐，言
心语谈不平，说人生话未来。饮食上学姐
在内蒙古长大，习惯吃牛羊肉，吃面食，喝
白酒。我则在杭州长大，习惯吃鱼虾，吃米
饭，喝黄酒。每次我和学姐品赏舌尖文化
时，学姐总是点鱼虾、点米饭、点黄酒，围绕

南方人的习惯口味点，还美其名曰:她随我
品读苏杭美食，共享中华民族舌尖上的
幸福。

此时此刻的我，会非常不好意思，总在
学姐谦让关爱氛围中，灵性猛醒耍起妹妹
的独有天性赋权，总是要坚持点牛羊肉、点
面食、点白酒。学姐就是学姐，我这点“抖
机灵”一次又一次败下阵来:用学姐话说个
儿比我高大、嗓门儿比我大，否决权也天然
大！被“一票”否决的我和学姐，欢声笑语
中举杯共饮，互叙友情亲情姐妹情，席间总
是充满了温暖、信任、理解、智慧、合力，仿
佛此刻的我和学姐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是欢
愉的，都是依恋的，都是祝福的。

每次席间，我和学姐彼此都会将积压
在心底的事，堆积在心里的话，在餐桌上充
分倾诉。倾听彼此的关切，互慰彼此的心
灵，打开彼此的心结⋯⋯有时，我说得正
嗨，学姐把菜夹到我的碗里，直到我的碗里
无法多放半筷菜，学姐的竹筷才见消停。
待我倾诉完毕，学姐就笑笑地看着我，逼着
我，要我将我碗里的菜一网打尽⋯⋯

毕业后学姐从大学老师起步，一步一
步向前进，一步一步出华彩，成为一位学
界出色的大学有关工作负责人，一位知识
分子的贴心朋友，一位莘莘学子的知心大
姐⋯⋯

我一直想去内蒙古看看亲爱的学姐，
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总是因为公事和家
事需要尽责，至今未能成行。

我对学姐的思念情感化作面对电视耳
听广播关注学姐工作地的天气预报，化作
对学姐工作着的大学信息的关注，我忆当
年“花开半开，酒饮微醺”，“家人闲坐，灯火
可亲”的场景⋯⋯

思念实在扛不住时，就在夜晚拨通手
机，学姐在内蒙古，我在杭州，相隔千里，思
念从未相隔，祝福从未相离⋯⋯学姐是蒙
古长调在我心间咏唱，学姐是草原白云让
我仰望。

学 姐
潘育萍

“您好！（微笑，鞠躬）”
“欢迎您！（微笑，鞠躬）”
清晨5时半左右，黎明的第一缕霞光从东方升起，为小村

镶上一道橘红色的金边，义乌何斯路村的村民已经不约而同
起床，胸前挂着学员证，从各个方向聚集到村小广场，开始一
个小时的晨读课。

虽然我早就听说过何斯路村的晨读，但真正参加晨读还
是第一次。小村晨读始于 2018 年，那时村里旅游刚起步，为
更好地提升村民素养，村两委决定发起村民晨读。晨读安排
在每月农历“二、五、八”集市日清晨，由村两委干部及村中退
休教师担任老师，因为授课方式“比较土”，村民很是喜欢。

作为晨读的召集人之一，党员何樟根天不亮就从家中出
发，穿过紫薇花开的小径，沿着碧波荡漾的志成湖，快步往村
广场走去，今天正好轮到他主持晨读课。到广场，他看了一下
时间，试了试话筒，整了整衣领，看着陆续到来的村民，脸上露
出了微笑。

看看人基本到齐，何樟根清了清嗓子，上台开始讲课。
“我们先读一读村规民约：爱国爱家第一条，我们大家要

记牢，国事家事都重要，国泰民安世道好⋯⋯”琅琅读书声，唤
醒了沉睡的乡村。

“接下来，我要表扬一下村里的好人好事。今天要表扬的
是一个过去的‘吵架大王’、现在的爱村典范。大家猜猜是
谁？”

“学生”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猜这个，猜那个。
“是的，有人猜对了。今天要表扬的是何有清。前几天，

村里乐队排练的时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他冒雨回去，从家里
抱来一大堆雨伞给大家用。平时看到地上有积水，怕老人滑
倒，就主动清扫，还蒸梨汤给大家吃。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
的事，大家说要不要表扬？”

“要！”大家异口同声说着，并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
何樟根手中没有讲稿，但说起这些来头头是道。他笑着对

我说：“或许村民的境界还无法达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程度，但通过晨读，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晨风习习，炊烟袅袅，晨读的村民个个精神抖擞，这群特
殊的学生，年纪大的八九十岁，最小的六七岁，还有一家三代
的至亲。

何樟根笑着说：“现在晨读已经发展到近百人了，今天谁
起得最早，晨读谁最积极，大家心中都摆着谱儿，暗地里较着
劲。清晨放声一念，心里更亮堂了。”

何斯路村原本是一个 400 多农户的穷山村，经过多年努
力，不仅一跃成为闻名浙江省内外的特色生态文化村，而且村
民的收入也翻了好几番，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康村。

“乡村的外在美很容易做到，那么乡村的内在美在哪里
呢？就是村民的心灵要美，这样何斯路村才能拧成一股绳，正
气满满向前冲。你知道吗？我们村晨读课还上了学习强国平
台呢！”说起这些，村妇联主席何丽娟很是自豪。

清晨7时，太阳从山谷喷薄而出，一群白鹭轻盈地从田间
飞过。小村的业态开始活跃起来，豆腐坊、鞋坊、咖啡吧、诊
所、民宿、农庄、网购平台⋯⋯我深吸一口气，感觉整个世界都
清亮亮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何斯路的晨读课
李俏红

个人档案里，从小到大，我们总要去填写一项内容，那就
是兴趣爱好。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
交，以其无真气也。说的是一个人活着不能没有自己的喜
好。从个人的喜好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性情、脾气、人格、
趣味等。

倘若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应付生活，被生活赶着往前
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是不是太无趣了？或者更直白一
点说，活得闷，没意思。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岩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
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这是张潮在《幽梦
影》中对癖好、兴趣的阐释。花、山、岩、水、乔木，都是人人所
熟悉的。如若一朵花的盛开，没有蝴蝶来赏，那该是多失落、
多寂寞！如若一座山没有清泉细流叮咚，那该是多枯燥、多
乏味！

袁宏道说得好，余观世上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
可知，人，是万万不能没有癖好的。
最近遇到一本书《等一朵花开》，作者林帝浣先生在序文

中一开头就说这是一本关于生活趣味的书。他这序文写得
好，说兴趣爱好有很多，像喝酒、打麻将、逛街、看电影、打游戏
之类不费脑子的爱好，只是消遣时间，是苟且生活的一部分。

想想，果真是如此。沉迷于喝酒、游戏之类的爱好，对人
生并无裨益。

我们都希望自己活得好，活得有意思，活得诗意洒然。林
帝浣先生说，诗意其实跟写诗没有什么关系，诗意应该是一种
有趣。要让自己成为有趣的人，不费脑子的兴趣爱好并没有
挑战到自己的智慧。

他讲一个爱钓鱼的商人朋友，梦想是要钓上一条两斤以
上重的石斑鱼。为此，他这个朋友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
究和尝试，始终没有实现他的梦想。有一次，林帝浣先生和他
在珠海的海岛上钓鱼，在大海中一块孤零零的礁石上过夜，鱼
依旧没钓到，但是他们看到了少有人能看到的海上日出。而
他的这个朋友为了钓到鱼而涉猎的天文地理知识使他成为上
知天文气压、下晓地理潮汐的专家，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
入口。

“可以做木工，为了打造一张完美的小凳子，耗上你所有
的业余时间；可以去拍昆虫，为了等一只蝉蜕壳，能在森林里
蹲上三天。”“可以练书法，为了写好欧阳询，把整本九成宫勾
描下来写上一万次；可以为了喝到一杯好茶，把整条茶马古道
徒步走上一遍。”

像这样的爱好，虽然也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可以让人成
为一个有趣诗意的人。结果其实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
们在过程中体味的，让我们找到自己。从而，内心丰富，有独
处的能力。“不需要刷存在感，不需要呼朋唤友酒池肉林。”

最喜欢林帝浣先生的那句话，用很多的耐心和微笑，去等
一朵花开放，有着非常重要的人生意义。

每一个兴趣爱好就是一朵花。一朵花的美丽其实不是它
绽放的那一刻，而是一粒种子在泥土中缓缓向大地舒展生命，
一点点，成长为一株植物的过程。我们用真心呵护，等待花开
的时候，已经很美很美。

等一朵花开
耿艳菊

心香一瓣


